
88版版 ■版式设计：芦妍 责任编辑：梁竞艳

■邮箱：liangjingyan007@163.com ■2024年 1月 11日 ■星期四
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文荟

陈欣，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好朋友。他

热爱文学创作，是一位始终不渝，坚持不懈，

笔耕不辍的作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欣

在央企党委宣传部工作时，就在报刊杂志上

发表文学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文学创

作方兴未艾并屡屡获奖。特别是他的散文诗

《仲夏情思》在 1993 年《当代文坛》杂志举办

的全国首届当代文坛力作选拔赛上，一举荣

获全国首届当代文坛力作选拔赛诗歌创作一

等奖。也正是因为《仲夏情思》这首获得一等

奖的散文诗，《人民文学》杂志社当年在“京都

之春”“京都之夏”“京都之秋”“京都之冬”几

次文学笔会向陈欣发来邀请，但陈欣由于工

作关系皆未能前往。《人民文学》在创刊 45

周年之际，再次向陈欣发出笔会邀请。当时

的《人民文学》杂志散文诗编辑绿风在北京

见到他时笑着说：“陈欣啊，你的散文诗《仲

夏情思》写得那么好，今天，我终于把你给找

到了。”陈欣十分感动。最美好的感情是心

灵的相惜，喧嚣的尘世里他们因文字相知相

敬相近，当他得知《人民文学》杂志散文诗编

辑绿风，通过全国首届当代文坛力作选拔赛

获奖作品集《中国新诗人千家》一书，欣然发

现、认真了解、不离不弃联系自己的时候，那

一种赏识和肯定使他决心在文学路上经历各

种坎坷，克服各种困难，并从中觉醒和成长。

他知足而常乐，执著而坚定，文学有他生命的

梦想。

陈欣为人热情，干事专注。这些年来，他

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了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

上，让自己的作品像星星一样在浩瀚的夜空

中不息地闪光。四十年来，陈欣在国家、省内

外各种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发表了许

多文学作品。悠悠岁月，日积月累，成绩斐

然。对陈欣的写作精神和文学创作精神，我

钦佩而且赞赏。他的作品就像他的人那样憨

厚广博，大气爽朗，能登大雅之堂，亦可融入

民众和水土一方。

陈 欣 的 散 文 集《风 舞 秋 海》，是 2021 年

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很受读者青睐和

好评，应广大读者要求不得不在 2024 年再

版。当我通读了陈欣的散文集《风舞秋海》，

感觉到在陈欣诗化的散文里，有高山仰止，

也 有 辽 阔 无 垠 。 有 大 气 磅 礴 ，也 有 静 水 浮

波。散文中有小桥流水般的柔情流淌，也有

高昂的激情澎湃，显现着深沉沧桑，往日烟

云。从文章来看，他有一颗坚强、具体的、无

处不在的世俗心。时代的喧嚣足以粉碎一

切，在浮躁的物质世界，我们在失去一种具

有生气和情谊的温暖情愫，他试图将这一切

寻找回来。

在《风舞秋海》这本散文集里，集纪实散

文、抒情散文、游历散文于一书。人文历史、

山川风物、世间情暖皆现字里行间。从中我

们会掂量出陈欣散文创作的厚重，随着阅读

的深入，也会看到陈欣的散文创作水平和散

文写作技巧的至高点；散文集里情感流露有

的低回婉转，有的荡气回肠，让读者领略一派

男儿心肠；散文里显露着大国威风，也有家国

情怀；洋溢着锦绣山河之美，升华着乡恋故土

之情，其间洒落着博爱之光。从文章里，体现

了作家的担当和责任，他走进了诗意而深情

的文学世界，同时也理解了文学是如何与生

活、社会和时代产生相互联系。

文学与时代对接，与时代共情。陈欣的

散文创作涉及不同创作题材，涉猎不同知识

层面和领域，丰富自己丰富写作，从未彷徨徜

徉，那是一种精神的别样。陈欣的散文集《风

舞秋海》，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到一种

博大浩瀚，一种可贵难得，一种蓬勃力量。在

快速变化的时代，作家需要一双热情冷静的

眼睛，这样才能将时代看得真切，洞见生活本

质。所以，他将笔触对准了广阔的社会，研究

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以不回避的姿态，揭示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发

人深省。

该书的再版，证明了读者对《风舞秋海》

的喜爱和文字的价值。让我们在散文集《风

舞秋海》的大散文、大视野、大胸怀里，在陈欣

诗一样优美的散文里领略泰山挺拔，一览东

海浩荡；放眼长河奔流，登上长城望远；回首

华夏辉煌，看今日中华崛起，万古流芳！

与时代对接，与时代共情
——品读陈欣散文集《风舞秋海》

□ 关仁山

记忆是个神奇的东西，有些人和事会渐

渐淡去，而有些人和事却在脑海中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我总是固执地认为幼儿园大班是我真

正有记忆的节点，虽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奇

怪，但我确实认为从那之后我才是个人。我

永远忘不了睁开双眼后大脑一片空白被动

接收信息的感觉，什么都不记得，陌生的环

境陌生的人，不过那时的我到底还是太小，

懵懵懂懂也没有害怕。当小孩子就是好啊，

无忧无虑，每天最大的烦恼就是起不来床不

想去幼儿园。

小孩子对“故乡”的认知是不断变化的，

最初它只是代表了家，随着个体经历的地域

范围的扩大，现在的它代表了我所生活过

的，一直见证我成长的城市。

记得上幼儿园时父母还没有买房，我们

就住在爷爷奶奶家。我永远不会忘记奶奶

做的鸡蛋羹，把它倒在饭里，再放上黄豆酱，

成了我心中第一个能代表“故乡”的事物。

一个不伦不类的菜，却陪伴了我好多年。

还有奶奶煎的火腿肠，明明是超市里随

处可见的王中王，被油煎过后就变成了儿时

我天天都在馋的美味。不过在尝过煎火腿

肠了之后天天缠着奶奶要吃，上小学后会做

饭了偷偷煎肠把自己吃进医院这都是后话

了。自从进过医院后我就再也没吃过任何

肠，本来是不吃猪肉只吃淀粉肠的，结果自

己生生作的犯了胃病，还是上大学后才重新

试着开始吃淀粉肠。

这淀粉肠可是能让我至死不忘的东西，

毕竟因为嘴馋进医院太丢脸了，同时它又让

我难以割舍，因为它是我目前吃到过的，唯

一一个没有南北差异的食物。它是说起来

让我啼笑皆非的又一个“故乡”的代名词。

说 来 惭 愧 ，作 为 土 生 土 长 的 唐 山 本 地

人，我却没怎么尝过唐山的特产，那些曾经

随处可见的小吃，如今已成了我日思夜想的

美食。

蜂蜜麻糖和露露在我的家乡几乎成为

了年货标配，虽然露露是承德的特产，但它

已经“火”遍了河北省。不管是给别人拜年

还是别人给我们家拜年，这两样东西都不会

缺席。上次吃蜂蜜麻糖应该还是我第一次

见到它的时候，作为一个嘴馋的吃货，对未

知的食物总是充满了好奇心，但是蜂蜜麻糖

对我来说太甜了，自从试了一下后就再也没

有吃过。

正宗的棋子烧饼是猪肉馅的，但因为我

不吃猪肉，我就一直没尝试过。直到高中毕

业后才从市里的一家店买到了鸡肉的尝尝

味，催眠自己都是肉类差别应该不大。这味

儿还真别说，鲜得人舌头都快掉了，尤其是

再配上牛肉板面，让人难以忘怀。说到牛肉

板面，高中时住宿，一个月只放一次假，每次

回 家 周 放 假 我 都 一 定 会 让 父 亲 带 我 去 吃

它。可以说，它几乎参与了每个河北孩子的

成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一家养成了

一个坏习惯：不爱吃早餐。我能吃了早饭再

去上学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是但凡选择了去

吃早餐，都绕不开豆浆油条豆腐脑朝鲜面，

少一个都不行，要么就买个煎饼果子凑合吃

了，要么就以上四样混合搭配，但不管怎么

搭配，都始终有油条的一席之地。

咸鸭蛋应该全国各地都有，但用它作为

原料制 作 的 鸭 黄 豆 角 却 成 了 唐 山 的 特 色

菜 。 在 我 写 下 这 一 行 字 时 ，我 咽 了 咽 口

水，光是看着这四个字就馋了。说实话我

不爱吃蔬菜，如果单炒豆角的话我也不会

吃，但是裹上了咸鸭蛋蛋黄的豆角却让我

念 念 不 忘 。 在 唐 山 ，不 管 是 街 头巷尾的小

饭馆，还是高端豪华的大饭店，都有这道鸭

黄豆角，会做饭的唐山人也几乎都会做这道

菜。它既可以当一道菜，也可以当小零食，

我就常常缠着父母让他们给我做，做好后端

着盘子跑沙发上看电视，边看边吃，别提有

多舒坦了。

人的口味是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改变的。小时候的我特别讨厌吃白菜炒饹

馇，总觉得饹馇软趴趴的没有嚼头，不知道

从哪一天起，我开始喜欢上了饹馇的口感，

把饹馇碾碎，和米饭搅和在一起，仅仅一道

菜就能让人连吃两碗饭。

不管说再多，都是城市的特色小吃，这

些只能说是浮于表面的家乡味道。真正的

家的味道，还得是家里人做的家常菜，就像

最开始我提到的鸡蛋羹米饭黄豆酱拌在一

起，不管在哪里都能做鸡蛋羹，但是那个味

道永远也不是熟悉的味道。

高中时都是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回家

我都会缠着妈妈给我包饺子。因为我不吃猪

肉，所以妈妈就一直给我包素馅饺子，一到寒

暑假也一直拜托妈妈给我包饺子。说句孩子

气的话，我觉得妈妈包的饺子就是全世界最

好吃的饺子，连着吃一个星期都不会腻，到最

后还是妈妈懒得包了才没有继续吃。

妈妈擅长面食和甜点，爸爸擅长煎炒烹

炸。我一想到爸爸做的菜就想流口水，如果

他别总炒大肠就更好了，每次他炒猪大肠我

们都会躲到客厅去吃饭。

有 的 食 物 和 语 言 都 是 具 有 地 域 特 征

的。其实最开始我是一句唐山话都不会说

的，我学唐山话还是跟我表妹有关。小时

候去姥姥家听不懂姥姥姥爷说的一些词，

我就经常问，后来大人们不在我就去问我

表妹，结果表妹笑话了我一通。现在想来

只能说果然是小孩子，她一笑话我我就觉

得很难堪，小时候还特别喜欢哭，最后哭着

找爸爸妈妈去了。其实就算没有她笑话我

这件事，我也还是会学，毕竟一家人语言沟

通不畅的话还是不太方便。学会了后和别

人聊天都会不自觉说一些方言，但是现在

每次说完后对上人家疑惑的眼神都会感到

有点失落。其实我心里清楚在外说普通话

时最好不要带方言，这个毛病应该纠正过

来，但是毕竟是说了接近十年的常用语，常

常会忘记要纠正。

其实在一路南下的旅途中，跟游玩的快

乐比起来，不舍占的比重更大。离开河北，

陆续经过了河南、湖北、湖南，最后到达广

西，每到一个新的地点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

慌，明明自己一直标榜胆子大。这恐慌是没

来由的，非要给它归个类的话，可能是离家

太远以及未来渺茫。我们的高考志愿要填

九十八个，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只是我放在

“冲”里凑数的，在填的时候知道今年分可能

会降，但是没想到会降了这么多，阴差阳错

来了这里。

在那个阴雨天，我们来到了河池学院。

一切都很顺利，顺利地进校、顺利地打扫完

宿舍卫生。过于顺利却又让我感到不安，但

因为不想让父母担心，强撑着笑脸和他们道

别。看着我们家那辆黑车渐渐消失在雨幕

中，我的心也随着他们离开了。

纵然有千般不舍万般无奈，最后也只能

打起精神迎接未来的大学生活。

初来乍到，要适应的东西有很多。其中

最 让 我 头 疼 的 当 属 虫 子 。 我 极 其 厌 恶 虫

子，看到它们出现在我视线范围内就会忍

不住尖叫。尤其是蟑螂，真是百闻不如一

见，它出现的那一瞬间我就迅速蹿上床拉

紧了窗帘，舍友不说已经打死它了我就坚

决不下去。

国庆时我和我的老乡，也是我的舍友一

起去了北海。我站到银滩沙滩上，看着那

片 大 海 ，就 好 像 回 到 了 熟 悉 的 家 乡 一 样 。

我记得我小学五六年级时写过一首关于家

乡的诗：

我家就在渤海边

鱼米之乡唐山湾

风吹芦花轻胜雪

船荡浪头鱼虾鲜

湿地风光美如画

百鸟翱翔在九天

曹妃传说近千载

九曲回荡诗书传

潮起潮涌中国梦

吹沙填海换新颜

家乡儿女多奇志

敢叫沧海变桑田

这首诗我永远也不会忘，前前后后修改

过很多次，无数次想要放弃却因为老师的要

求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同时它也是我之后

创作歌词或诗歌的动力，每次看到它都会觉

得再累也莫过于创作它了。

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连在一起放了，本

来打算回家，但是算了算时间，一共八天，耗费

在路上的时间就有四天，于是就改了计划。

中秋那天我正好吃坏了肚子，留校的舍

友们去逛中秋游园会了，剩我一个人待在宿

舍。她们走了后我就在阳台找月亮，没找到

就跟妈妈发消息，妈妈说家这边也没有看见

月亮。不知道是因为身体难受还是因为本

该团圆的日子我却不在他们身边，抑或是二

者都有，我边打字边流泪，怕妈妈听见声音

担心也没有打电话。哭着哭着抬起头一看，

月亮又出来了，几乎在同一时间，妈妈也发

来了信息说又看到月亮了，还拍了张妹妹贴

在窗户上看月亮的照片。

我难以描述当时的心情，“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是啊，即使我们相隔千里，当

我们抬起头来，看到的仍是同一个月亮，沐

浴在同一片月光下。说来玄妙，此后每当我

抬头看到夜幕或晴空，冷月或暖阳，都会莫

名其妙地感到安心。

预见，一场雪

那，终究是

可以预见的结局

一切

消失在虚幻

就如一场雪

那雪

是从云朵上飘下来的

纷纷扬扬，迷了心

湿了眼

终是抵不过扑面的烂漫

纯澈，妩媚

醉倒，躺下

任雪花簌簌

闭上眼

凉凉的温柔

抚摸脸颊

雪落沙沙

俯在耳旁悄悄说：

一个春天的梦，要吗？

好多好多的梨花

只是，梨花要带微雨

恰如泪下

光阴，拉长了梦的繁华

泪花映着洁白，那场雪

虚无成梦中的

一树梨花

窗外有雨

雨滴打碎空寂

挤进虚掩的窗

浸润了宣纸上的浓墨

惹来清荷一枝寂寞的新凉

翻着发旧的故事

牵挂着玻璃上的惊慌

廊檐上的凌霄跌落

沾染了青藤寥落的迷茫

思绪空落得无处安放

曾经的喧嚣早已结成霜

影子在昏黄的灯光里愈发孤独

雨声凌乱着书房里的彷徨

墙角的芭蕉已然映绿纱窗

屋脊上溅起短暂的疏狂

雨水滑落芭蕉的青色

划走石板上的淡淡忧伤

采一片这江南的烟雨吧

覆盖那穿林的雨响

描摹一幅古镇的模样

着上淡墨点染的衣裳

窗外有雨

雨落悠长

画山画水画荷叶

染花染草染秋霜

窗外有雨

雨落雕梁

桂花入酒邀青梅

且把他乡作故乡

天空，空空

最后一片叶子

从空中滑落

一带而过的繁华

空空

独坐窗前

用视线

在空洞中

勾画着各种符号

红色的，擦掉 太过暴躁

白色的，擦掉 太过虚无

黑色的，擦掉 太过压抑

灰色的，也擦掉 太过无奈

勾着，画着，擦着

剩下简单而温和的线条

风，吹过天空

也吹动了我的线条

由它吹吧

吹掉的

就等于擦掉

岁月，分明划过

但

天空，依然空空

红 庭 别 院
（组诗之一）

□ 王瑞雪

我们仍在同一片月光下
□ 杜天晴


